
虞美人·抗疫情
值班（外一首）

饶德睦

更残又补春前雪，寂寞轩窗月。

朔风抱絮过高楼，

锦绣山川素练裹芳洲。

身穿一袭防身蟒，学作航天样。

为民今日我当班，

职业担当只认是休闲。

虞美人·火神山
雷神山建成

长街空荡行人少，几树梧桐老。

高楼林立竞堂皇，

灯影阑珊，闪烁绿红光。

瘟君耍野凌江汉，火神雷神管。

散寒天气报东风，

柳析鹅黄，莺唱海棠红。

哪一个戴口罩的是
妈妈

过年了，妈妈没有陪我一起看烟花
给我辫辫子

吃饭时，陪我的只有她的空位子
都说今天是团圆饭

可是为什么，我吃出了眼泪

爸爸说，现在，病毒这个妖怪来了
你的妈妈要去制伏它

我想妈妈了，爸爸就打开微信
告诉我，妈妈就在

那些戴着口罩的人中间

但哪一个是我的妈妈呢

爸爸说，你就找一找妈妈的眼睛
找一找妈妈的身影

可是每一双大眼睛都和妈妈的一样

那么明亮

每一副身影都和妈妈的一样

那么瘦弱，急急匆匆

爸爸抱紧我说，孩子啊
她们都是妈妈

她们都是上帝派来的

你看，那帽子上都印着一个十字架

流泪的红蜡烛
（外一首）

蒋戈天

就在凌晨，一颗美丽的流星
划过夜空

文亮叔叔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一刻，他的父母正在同楼隔离

他的妻子怀着小宝宝

还困守在外地

看不到最后一眼了

亲人们汹涌的泪水，早已经决堤

那一刻，我们忍不住的伤心
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一刻，万里长江溅起泪珠
草木花朵举起泪滴

那一刻，珞珈山缠起了黑手臂
一扇扇窗口，打开悲戚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文亮叔叔
你已失去了今生的团圆

今夜，我要提前燃起一只红蜡烛
为你许下一个小小心愿

愿你走后，樱花打开阳光的花朵
山河无恙

我们还有善良的人间

诗品时空·

春 茶（外一首）

裴祖军

云岭琼浆育灵性，
泥炉青火长精神。
试烹造化苦甘味，
一口香茶一口春。

游四望山
一登四望山，四望自陶然；
东岭生丹日，西峰入碧天；
昔翻红旆浪，今布绿茶烟；
万户农家乐，深居不羡仙。

有感疫情（外一首）

冯文华

奉劝全民莫自私，眼前防护正当时。
楚天有难皆祈祷，病毒无情尽妄为。
连日封城来往断，千门闭户脑心疲。
但闻遍处冲锋响，且向瘟神使劲吹。

有感疫情拐点到来
日暮欣闻拐点来，神州正是百花开。
心如磐石情如水，诗满吟笺酒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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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言妙语·

找呀找呀找朋友
受人所托，当了一回红娘。
找到一个热心公益的小学弟帮忙。俺推

荐一位优秀女生，他负责寻找合适的男生。
真是一个奇怪现象： 在 “男多女

少”的中国，一大群农村光棍为找对象
发愁；而在城里，一大帮高学历女生寻
不到如意郎君。

于是，我们这两个自认为“善心不
亚于庙中菩萨，热情不低于八月武汉”
的家伙，开始行动。

小学弟告诉我， 他很忐忑：“从来
没有干过这事……” 我坦诚地安慰并
鼓励他：“我也没干过……”

巧的是，当天中午我刚刚见过这个
姑娘。 经过三小时的谈天说地、刨根问
底，对姑娘的人品、能力，不敢说百分百
了解，但基本认定，是个值得信赖的丫
头。 俺一定努力完成她家人的委托。

也巧了，正逢周末，俺这个小学弟，
平日里忙得不要不要、连陪太太旅游都
没时间，这会儿大概刚吃完饭遛完狗，正
好有点小空闲。 于是，他抖擞精神，调动
起全部脑细胞“广开门路”。不一会，在某
个群里找到一位符合条件的学弟。

哈，学弟！
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读的都

是有点名气的学校。 既然这位也是学
弟，毋庸置疑，“印象分”已经高高的了。

为了区分上面这两位学弟，我分别
称呼他们为“小学弟”和“小小学弟”。

小学弟发来小小学弟照片。 俺一
看，“相”不错！

小学弟惊：“你会看相？ ”答：“当然
不会！ ”只是觉得，人长得大方、富态。
既然“大方、富态”，事不宜迟，小学弟赶

忙找来小小学弟电话。
俺的任务略微 “艰巨 ”些 ：小学弟

不好意思张口打听的情况， 学姐可以
厚着脸皮先问清楚。

电话一聊， 嗯， 是个爽快的小伙
子！ 初步感觉：A 。

于是让小伙子和小姑娘互加微信。
恰逢女孩正要出差 。 “你们先聊

着，找机会见面。 如果需要俺们周旋，
再说”。 至此，任务初步达成。

那晚我睡了个舒心觉。 另一位“红
娘”， 不， 应该叫红 “郎”， 估计也很
Happy：因为了却了学姐的拜托。

我给红“郎”留言：“报告！ 他她二位已
互加微信，开始自娱自乐，月老请放心吧。 ”

原来，做红娘并不复杂呀！ 无非多
寻摸几个人物 ， 多打出几个电话 ；再
“口若悬河”，拽一些看似轻松、实则重
要的话给双方听。

真正感到压力的， 是那些被父母
催逼着的大男大女们。

我刚刚见过的这个姑娘，甭提多开
朗了。 我嘻嘻，她哈哈；她嘻嘻，我哈哈。
可是问及上一次“约会”的体会，她坦诚
地说：“太紧张了！ ”男方看来很忙，不停
地接电话；而她，由于高度克制自己，生
怕表现“错位”，脸部肌肉紧绷着，大脑一
片空白，“说都不会话了”。

我们可怜的高端青年们， 在这样
一堂交往“实践课”面前，无所措手足。
原因很简单：被“相亲”这种定式，早早
绑住了思维。 抱着如此明确的目的性，
“发挥失常”是难免的了。

对“相亲”“找对象”这样的词儿，我
听着多少有些刺耳，觉得太过“直白”。

有人说：“就你浪漫！ ”
浪漫不好吗？ 都“量子”“中微子”

时代了； 过不久， 就有希望上月球住
着、到火星观光了。 连这么“脑洞大开”
的事，都有许多人砸银子、争先恐后排
队。 咱们去不了的，还不允许在地球上
浪漫一下？

其实，最正确 、最科学 、也最舒心
的称谓，不是“相亲”，不是 “找对象 ”，
而是“交友”。

是的，不管成不成 ，必须先交友 。
如果连朋友都没得做，还谈什么“可持
续发展”？

我读过著名作家赵树理的短篇小

说《小二黑结婚》。想想，76 年前的俩农
民，豁出命去追求自由恋爱，何况今天
这些不是博士、就是硕士 、起码本科 ，
号称“白领、骨干、精英”的“白骨精”？

还有人说，这是“偷换概念”。
其实，非也。与其说是“偷换概念”，不

如说是“调整心态”。 想想，抱着“相”完面，
就进入“亲”模式，中间要掠过彼此不熟悉
的三百六十五里人生路， 这任务有多艰
巨、精神压力有多大！ 如果每次比赛都要
求运动员必须拿冠军， 估计会疯掉一片。
所以现在运动员最爱说的就是：“我尽力
了！ ”我喜欢这句话。 体育局不要跟我急，
你们的心思我知道，为国争光嘛。

突然想起一首儿歌 《找朋友》，咱
们几代人从小唱到大的———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
友。 敬个礼来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
友。 再见！ ”

是啊，找朋友。
再洒脱不过了。

聊得来，聊下去；聊不来，不聊了。
“再见”，可以不见；也可以真的“再见”。

今天才发现， 这首儿歌为我们指
明了一条轻松的人际关系之路。

谁写的？ 这么有才！ 报个名字，让
我崇拜五分钟。

当然，谁都明白 ，两个优秀的人 ，
未必能够走到一起 。 迷信一点说 ，看
“缘分”；科学一点说，看“契合”。 但，千
条万条，“做得了朋友”是第一条。

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见面了，如果
有话说、争着说，而且“意犹未尽”，那么
恭喜你们：二位接着聊、接着说，有朝一
日可以“拉帮结伙过日子”。 如果没有太
多话题，找不到心动感觉，那么，略微有
点遗憾，今后即便走到一起，也许“拉帮
结伙混日子”的时候比较多。 如果根本
“话不投机半句多”，那么，咱也别耽误时
间了，早早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人事繁杂，情况多变。 人算不如天
算。 我们追求人生程序的全面，也不排
斥各自适合的方式。 但是，“多个朋友
多条路”，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想象一下， 自己还是那个天真快
乐的孩童，摇头晃脑，满世界地微笑 、
招手，唱着“找呀找呀找朋友……”。 如
果对上眼了， 不妨再唱唱那首同样有
名的儿歌《丢手绢》：“丢手绢，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

别怀疑自己的能力， 别否决自己
的精彩。别漠然，别孤僻。用一双诚恳、
友爱的眼睛，扫描身边掠过的身影，留
意每一道诚挚、善意的目光。 这样，你
就会发现许多朋友。 如果万幸，其中一
位还能够走进你心里。


